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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前言

I am honored to be able to write a preface to this volume.First I want to explain how this dialogue between Mr.
LiangShuming and me came about.I became interested in Mr. Liang's life and career as a graduatestud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ook it as the subject of myPh.D. dissertation. I gathered material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as well as sought out and interviewed [many of] his old friends andacquaintances. Because of the
Sino-American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etime, I never had an opportunity to go to China and meet personallythe
subject of my research, Mr. Liang. In the first part of 1973 I hadmy first opportunity to go to China. For an
American to be able to goto China at that time was still extremely unusual. Why was I able tomake the trip？ After
President Nixon visited China, several Chinesedelegations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in succession, and I served
astheir interpreter, and so became a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the two countries. So in 1973, my wife and
I had this rare opportunityto visit China. At the time, the first request I made of the Chinese wasthat I hoped I could
meet with Mr. Liang. But because it was the time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a very sensitive time, my wishes to
paymy respects to Mr. Liang were not answered, so I could only returnregretfully to America.In 1979, at the same
time as my study of Liang Shuming The LastConfucian was publishe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ituation underwenta
tremendous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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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内容概要

Has Man a Future?—Dialogues with the Last Confucian根据梁漱溟先生1980年与美国艾恺教授对谈录音整
理而成，并由艾恺教授亲自翻译成英文。谈话中，梁漱溟先生论述了儒释道各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
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陈独秀、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回顾了先生一生重要活动（任
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等），内容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先生思想与活
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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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
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
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代表作有《乡村建设理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
》、《中国文化要义》等。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
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堪称第一人，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著有《最
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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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章节摘录

Alitto: So young！Did your sister return to live in Zouping or...Liang: Yes, she retumed to Zouping, but later left
for Hunan.Alitto: Did she have relatives in Hunan or...Liang: She went to her daughter and son-in-law's home.
Her daughter Dehui was married to my nephew. (Alitto: Dehui was married to your nephew?) He was a distant
nephew of mine, not closely related. His father was a relative of mine, older than me, so he could be considered my
elder brother. But he was a Hunanese.Alitto: Oh, the person you mentioned before for whom you are writing [a
biography]. (Liang: Yes.) But you didn't tell me his name. All I know is that he was surnamed Liang. What was his
name?Liang: Our generation of the Liang family all has "Huan" as the first character of our given names. His name
was Liang Huankui. My original name was "Huanding." Dehui was given in marriage to the son of Huankui, who
could be considered my nephew. Dehui married my nephew [as it were]. She still lives in Changsha,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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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编辑推荐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英文版)》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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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精彩短评

1、感慨现在的著作，将读者绕置于云里雾里，方显著者的功力似的。
然而真正的思想家，真正的名著，其深入的结果必然是浅出，
侃侃而谈，娓娓道来，那种种深明大义均在字字句句中展现出来。
本书凝聚着一个研究者与一个被研究者之间似曾相识的融洽，
同时，让我们不断缅怀这段忘年的情谊！
2、对梁老的思想感兴趣的可以买来读读，挺有意思的，深度还原一个已逝的大家
3、我的英文...
4、梁漱溟，佛学儒学和共产主义的集成者，他的想法很天真的，即使经历文革对毛也没有怨言，很
不在乎身外事。自述自己创造性很强，致力于社会活动，和在国共两党之间游走，毛曾与他有亲密私
交，后来意见不合就没有私下见面过了。遇到什么事情都淡定，虽然见识的不全面但是仍然坚守自己
的想法，“三军可夺志，匹夫不可夺帅”。看完也没见到那句“这个世界不会好，也不会更坏了”
5、阐述了梁的哲学观，对于中国社会还是乐观的，预言了新世纪后更多的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处理
等问题
6、大一时偶遇此书，被真诚所感。
7、没明白 
8、最後的儒家
9、书名来自梁老先父投湖自杀前的一句问词，当时先生答曰：我相信世界有一天会往好出去。作为
一名封建官僚家庭走出来的革命青年，此书的背景则已经是一个茹素70余年的耄耋老者的访谈录音，
在这十几次与艾恺教授的会谈里，梁老主要就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与主张浅谈，做个一个佛教
徒，一个新儒家，一个医者（梁老认为中医为道教的发明），他早年乡村建设的失败、文革期间抄家
、批林批孔遭围攻，都能淡然处之，寻乐于孔颜处。
10、确实支离破碎
11、不知是否因为梁的年龄（抑或是我不经事），总感觉少了那时不屈服与毛泽东的桀骜和睿智。
12、n年前通读过  事实证明 不会
13、对梁漱溟和毛泽东的轶事早有耳闻，对梁漱溟的为人为学深感敬佩，很想知道他晚年是如何评价
毛的。恰逢其晚年口述英文版面试，总算有机会去看看他口总的毛是什么样的。还没来及细看，不过
相信本书应该不会让人失望~

14、谈话错位感，梁老和艾恺俩人的目的根本不一样，聊不到一块儿也算正常了吧
15、好与不好，接受与不接受，我发自内心挺不喜欢二元论的。梁漱溟确实打开我某个面的阅读量。
16、还没有看完呢，但是书的质量还是很好的
17、从对话记录看梁先生是个平易近人，心态乐观的老先生。听他讲述佛学、儒学的道理，以及人生
经历。最记得的一句他说的话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另外不能完全认同老先生对女性天生使命
是生孩子，女性只有中间生命时段是最像女人的女人，而男人天生使命是创造世界之类的说法。
18、梁漱溟老先生的中译本已经通读过了，受益匪浅。再买一本英文版的权当做学习英语翻译技巧！
19、思行合一
20、　　服务、送货速度都很好，质量待确定，但看起来都不错。希望以后的服务还很好。
21、理想主义着如何践行自己的理想
22、那真是一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年代啊，太多有才而有真学问的人了。
23、就是看看英文。 内容不咋的
24、很满意，低价抢的，忘了多买几本了...
25、想起一句话:法古今完人。人生这场伟大的思想征程啊
26、很棒的梁漱溟先生的作品，顺便还可以练习英语。不过请当当以后送货注意配送的送货速度哦！
27、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梁先生
28、梁漱溟爷爷好和蔼，但是他好严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是真正的思考者。艾凯也很精通学
道，他从刚开始没有被梁接受，到后来成为他的朋友，我喜欢这本书，读起来像他们两个在我面前侃
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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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29、俩人对话是中文的，我就想看中文的，图书馆没有看了这个。
30、who's more of a Buddhist than a Confucian
31、梁老的智慧是后人都值得学习的。
32、质量很好！好评！
33、书自然是好书，但是送来的时候已经很脏了，而且封面还有破损。建议当当网今后给每本书都加
层保护膜。
34、还没怎么看~但一定不错
35、一谈论政治人物，那种后文革时代的害怕就显露出来了
36、看了《中华读书报》上面许章润教授的访谈买的，感觉二位谈的很精彩，爱屋及乌就买了这本书
。翻了几页，感觉英文不是很难，连我这等水平都看的不是很费力，而且里面涉及好多掌故，应该读
起来不会很困难。美中不足的是书的顶部有些脏，可能是发货过程中搞脏的。本想给个差评，但看在
许老师面子上就忍啦~
37、挺哲学的，易懂
38、越读越有味道，在读第二遍。
39、读起来有点累，有些东西也跟现在不尽相符，需要有闲有耐心的人去读。
40、老头年纪大了，所以还没读懂他
41、没读完，可再读。
42、先生是个思想者，到似乎并未找到中国的出路，无论是乡村运动，还是建国后的种种高见。
先生让人尊敬的，大约还是文人的风骨，敢于当庭与毛对峙，要求雅量，确实值得赞叹。
先生是清高自负的，这有可能是文人的通病。文人总是对国家有太多脱离实际的渴望，梦想被碾碎的
时候，空悲切。
43、路途遥远，徐徐前行吧

44、此书的中文版发行很多年了，一直没买。偶然间发现外研社的英文版。
45、太值得一读
46、主要是自己学问少，已经开始补救啦~~~
47、廓然大公，明心見性。
48、起这个名字的作品真的好多，算是口述史？哲学著作中讲解佛学的著作之一，还是围绕人生三路
向的思路展开的。
49、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50、可入选《中老年微信鸡汤经典摘抄》
51、不错 书的质量不错 发货也快
52、最近振奋精神决定学好英语，想找本不太深奥的英文学术书来读，在朋友推荐下选了本书。翻了
几页貌似英文比较容易，让俺信心小小的膨胀了一下。老头儿挺有趣，是故事性和思想性俱佳的一本
书，看书去啦~
53、一个平凡的老者不平凡的智慧。他是平凡的人吗？好像不应该是。但是处处又是平凡的真情。这
些真情与生活的智慧，才是显得他不平凡之处。而不应当是他的等身著作。
54、很有对人生的感悟
55、无自营物流，软肋软肋软肋。。。。15号白天订的书，显示16号送到，这会儿还没音信呢。。。
。。。做不到，别乱显示日期好吗！！
56、实在没有注意到此书后面的三个汉字---英文版，收到书后傻眼了，英语出了日用语言，其他早回
归了，想到换货，但毕竟错不在当当，带着商量的口吻，尝试给售后打了个电话，原以为退货会按之
前网上了解到的标准寄回北京，呵呵，一本书才三十多块钱，邮寄也要二十多了，如果那样就准备拉
倒，须不知客服的处理让我一惊喜，说是换货必须ID号要一致才可以，但是退货可以让快递上门来处
理，这个多人性化！不过因为是自己出错搞得还有点心理过意不去！这也坚定了当当购物的信心，用
长期的忠诚来做补偿和支持吧！
57、不错啦真的包装物流
58、无聊
59、对于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大有裨益，值得好好品读。中英双语，对于学习英文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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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尤其是当我们需要跟你国外的朋友交流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非常的有帮助。
60、没有想像中好... 我不知是我带了偏见还是他
61、阴差阳错读了英文版，总觉得少了一点文字的魅力。梁先生倒是真的很和蔼。
62、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很好看。
63、本书的利益相关者怀抱不同意图成就的烂书：
1.梁漱溟是想通过外国人来宣传国学，特别是佛学。
2.作者艾恺只是想当面跟梁溯溟勘误《梁漱溟传记》的内容细节，所以并没抓住机会深入话题。
3.梁漱溟儿子组织出版此书为了给去世的父亲的文集累计著作，有东拼西凑之嫌。4.出版社就是为了捞
钱。
64、梁漱溟是我崇敬的一代儒家。他是一位有独立精神的长者。
65、一定不会好，见三体2
66、值得一读再读的书。
67、全英版的，慢慢琢磨消化吧。值得读，多读几遍
68、顺便提高一下英文，和王正龙先生的三教决疑一起买的，看了三教决疑的序，才发现正龙先生也
是梁先生的粉丝啊，买对了。
69、书不错，可惜买来的书外观不好，损坏了。
70、先看的中国文化的命运，等那本看完再看这本
71、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的部分真的好看极了。人物部分略无聊。
72、不知道当初这本书为什么要定这个标题
73、一个很坏的乐观派的1234
74、我好像是远远的看到了，但已经很不错了。。。
75、想不到阴差阳错借到了英文版，又不晓得猴年马月看完了。看完了大部分，只能说老爷爷很狡猾
，艾大叔挺无奈。读这类书应该做点笔记的，否则很容易迷失。
76、怀念那个温暖的引导感
77、访谈免不了支离破碎与重复部分。讨论民国一些人时梁老应该有所保留了。他对自己人生无怨无
悔的态度是值得钦佩羡慕的。我对他的哲学研究有些感兴趣了
78、英文的，读起来有些困难，本来英语也不怎么样，但是里面的内容有非常吸引我，不得不读，所
以心情很纠结，拿本字典，边翻译边读，这才看了一半，慢慢看吧。
79、虽然是英文版看着吃力，但是很喜欢
80、说真的，还是年纪大了，很多时候，一直絮絮叨叨，翻来覆去。
81、这本书是我看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想进一步了解梁才购买的，是英文版，里面有
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容，特别是对我这个年龄（50以上）的人而言。我同时向读者推荐此书。
82、其實是中英版
83、中庸之道
84、艾的提问不是太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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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精彩书评

1、#Has man a future?#中文名：这个世界会好吗？作者：梁漱溟、艾恺（美）类别：访谈录购买途径：
豆瓣电子书15.2元字数：约197000字阅读时间：20140204—20140223时间跨度：20天实际阅读天数：16
天用时：约24h35m（两次无计时）评分：四星本书主要由艾恺采访，梁漱溟晚年口述，后由艾恺翻译
英文而成。众所周知，梁老主研儒家、佛教，艾恺选择采访梁漱溟并不是要从儒家和佛教的角度去切
入剖析，作为一个历经民国、五四、内战、抗日、建国、文革之后还尚存的学者，一生与梁启超袁世
凯段祺瑞蔡元培蒋介石毛泽东等都有过交集，尤其与李济深毛泽东感情非浅，当然与老毛的决裂那是
后话。艾恺主要是想从梁老接触的人从事的运动等轨迹来了解他这个人，而梁老却更想要从佛教和儒
家角度阐释他的世界观。所以个别篇章会出现主题的分歧，不要紧，大乘佛教小剩佛教大家听听就成
，别固执，涉及到孟子语录孔子语录不认识也不必惊慌，个别连汉语的孟子语录都未曾读过，更何况
英文呢？章节难度不一，介于四六级之间，只是个人认为。除了特别难的篇章，因为阐述的是深奥的
哲学。总之八卦部分不难，也有兴趣。都是个人口味，大家不必当真，读一本书之前可以先看目录，
要看英文书是否符合自己要求，可试读一个章节便知，对于思维跳跃比较快的访谈录，如果挑的正好
是阐述儒家佛教部分，只能说你运气真真是够好的。其他不赘述，留作读后感再增补。今年的一百万
字居然已完成五分之一的节奏，当然接下来的重心是听力和美剧的学习，原版书只是其次。本来是喜
大普奔攻克20万，但看了一个老师的微博整个人都不好了，需要静静，再接再厉。
2、By 翩跹乌鸦听状元姐提到后看了这本书。站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去看在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时关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回忆的文字，无疑有一种奇异的错位感。按照梁老先生说，没有普
遍的真理，大多数人遵从着社会的风俗行动，唯少数具有强大心理的人能够去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
情。梁老先生当算是那少数智者，但或许是我对其了解不深的原因？在这本访谈实录中，从文字中洋
溢的气息里，我依然能够品尝出特属于八十年代的那种乐观。这种乐观，虽然普遍，但也只有在经历
了内战，受苦于文革的长者口中说出，才格外令人信服。余秋雨提到，王元先生也有着类似的感觉：
“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负责的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
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如同春天一样，所有人的心情都欣然起来，无论上下。九天之上，先有胡的
拨乱反正，又有在四川干出了成绩的赵，一批年轻人与老一辈看起来合作无间。九渊之下，虽然投机
倒把的罪名打击了一片心思最活跃的无业青年，但主要是南方的大众，心思里已经开始琢磨着给自家
找点副业干了。众多今后或渐渐壮大，或喧嚣一时的民营企业，纷纷迈出了资本积累的第一步。在文
化界，也有着百家争鸣的气象，伤痕文学，朦胧诗，《少林寺》，《上海滩》⋯⋯一切看起来都是有
希望的，连带着在现在回忆起那时进入困境的国有、集体企业，起伏不定的宏观经济，严重的价格危
机，似乎都被乐观的八十年代这个光芒掩盖了。直到一场暴雨，进入九十年代，整个社会格调陡然一
变。由此而言，“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也不过是一时妄言。每个时代都带着特有的烙印，脱离
那个时代去看，心思终是难以完全融合。带着这样先入为主的印象去阅读梁老先生的言语，反照当今
的社会精神，不由有点叹息。这个世界会好吗？梁老先生彼时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对经历过辛亥革
命，经历过内战，经历过文革的老人来说，相比五十年代的白手起家，八十年代无疑是更好地发展、
研究、思考的时机。而如今呢？绝对不能说不好。但面对着改革进入攻坚期的内部形式，和经济危机
之后国家间势力重新洗牌的外部挑战，中国再一次站到了需要大智慧的人选择方向的路口。在迷惘之
际被问及对前路的判断，做出肯定的回答无疑需要我更为坚定的信念。这个世界会好吗？梁老先生的
回答一直是肯定的。因为他健全的人格。无惑，源自他完善的思维体系。基于这套体系，他一直给出
了正面的判断。而想建立起属于本人的体系，又何其之难。梁老先生不愿承认是学问家，自诩为思考
家。前者非我能置喙，后者倒是毋庸置疑。反思自己，也曾想着以儒法道心构建起自己的架构来，终
是懒得动脑格物，比照梁老先生以弱冠之龄便基本解决了他所说唯二问题之一的“个人的问题”的经
历，更觉惭愧。运用大脑来想一些事情，不能继续宅起，无疑是要不断督促自己去做的事情。无论最
后对前路做出怎样的判断，只要是自己给出的，圆满无逻辑漏洞的答案，便是当被接受而为之欣然自
乐的。毕竟这便脱离了从俗俯仰的窠臼。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便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研究者和梁老先生
的对话。最近有普文二的笑话，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二逼青年在阅读一个普通中年和一个文艺老人的
讨论。不幸的是，当年对于普通青年对于消费主义的疑问被历史证明了。可惜对此梁老先生语焉不详
。在更多的时候，我虽然能够理解梁老先生的话，却始终有些雾里看纱。而艾凯的问题反倒是我比较
好奇的，特别是关于近代那些著名人士的八卦。果然应了二逼青年眼中的文艺青年是2B的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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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判断和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然不排除话说多年便以为真的情况，但其独
立的人格应当不会作伪。作为党外人士对社会主义的信任，无疑值得我用以坚定我的信仰。而关于蒋
介石最大的贡献是让共产党上台的话，呃，不知道果粉会作何感想。最令我受触动的，居然是艾凯序
言的内容。“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一语道破。
不必太过关注具体遵循哪套理论，包容各方本就是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
学术分类，其实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为诸子百家分门别
类，而发明出来的体系。”更是如此。既然本就是不是“官方的”“科学的”关于诸子百家的分类，
也不应该有“官方的”“科学的”分类，那么为何还要强以门户之见分割诸派理论。取我所需，构筑
自我才是最终的目标。至于梁老先生，我敬重其儒佛修为和社会活动，不过个人不喜欢印度那种轮回
的理论，因而对梁老先生关于世界，关于未来的一些判断也就敬谢不敏了。这个世界会好吗？我现在
的想法是，无论好坏，都要用力活下去，活好，活出作用。而有朝一日能本着自我的思维体系去回答
关于社会，关于自我的问题，幸甚。Ps. 近来有想研究一下阳明先生的冲动，不过之前欠下的帐太多了
⋯⋯（10/1000)
3、《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一口气看完了。对佛教和儒学了解不多，看后不禁感
慨，浮华流年，谁还淡定。其实配合同是艾凯编著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从梁漱溟的言谈可以看出，他也并非淡定之人，尤其是年轻时候稍有焦（骄）躁。不知大家看后有
什么体会。记录人艾凯教授翻译了口述，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些问题：文史哲的汉译英工作谁在做？又
是谁在读？那些看似一时“无用”的文字，却给人心灵的平静。
4、&lt;&lt;Has man a future&gt;------关于梁漱溟的三种人生态度最近在读,&lt;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
年口述)&gt;（美. Guy Salvatore Alitto）。因为是英文版，所以在很多问题上都似懂非懂。但这本书作为
一个窗口，让我了解了梁漱溟先生这位学者、社会活动家，也由梁先生一人的口述中，衍生出无数民
国人物的生活印迹，窥探到整个民国时期的世事变迁。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梁先生在东西方文化上的
深刻比较理解，引发我对国学的兴趣，因为一直以来接触的都是西方书籍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对中国
文化知之甚少。首先我想谈谈梁先生其人其思其事。“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
原名焕鼎，字寿铭。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
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
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代表作有《乡
村建设理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等。”以上是公众对他
的概要评价。而他让我佩服的，则是他对“思考”这件事的虔诚，以至于他必生都对人生问题和社会
问题心心念念；他对“事实真理”的执着坚守，以至于在批孔批林的时候仍坚持“两者没有关系”；
他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以至于在众多理论中他都坚持东方文化最终必将替代西方功利文明；他对社稷
民生的关切，以至于在兵阀混战中东奔西走，搞乡村建设，即使历经多次外部挫折。但是，此阶段的
我们，还无法深刻理解他的学术理论，也没有梁先生那般的匡扶济世之心，对于此阶段的我，最让我
受启发的还是梁先生在他年少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人生经验的体悟。此体悟一言概之——“
逐求，厌离，郑重”说实话，刚看到这三个词时，被震了一下。讶异于梁先生对人生的洞见之深邃，
之广阔。因梁生于甲午战争前一年，其父梁济感慨于夷器之坚与我朝兵力之无用，故从小引导梁漱溟
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也基于此，培养了梁先生幼年的实用主义观念。自然也对中国儒文化很陌生
了。从而他也就形成了类似于西方功利主义文明为代表的“逐求”观。即人与现实生活逐求不已。用
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追名逐利。而衍生到一个族群或文明来讲，美国便是及好代表，发展科技，征服自
然，物质享受。殊不知，当今的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几乎人人都以此为人生观，“房子车子”便
是当今中国人的逐求之物，甚至变成了唯一的目的。而当代的西方人，似乎已经感到了逐求人生观所
带来的的危机，开始像人类的精神领域探索追求了。自从梁漱溟参加了京津同盟会，并为革命事业奔
走相告最后目睹了官场险恶革命失败后，年轻的梁漱溟内心的判断准则开始动摇，就像每一位成长中
的年轻人一样愤世嫉俗，悲观愤懑。转而他原先的逐求理念坍塌，潜心于佛道，并一直认为自己前世
便是个和尚。这第二种人生态度便为“厌离”。后来他在《朝话》中分析说“此态度为人人所同有，
而所分别者即在程度上深浅之差，只看彻底不彻底，到家不到家而已。”而其中最痛透彻地者为佛家
，故梁漱溟一心向佛，即使母亲在弥留之际要求他早日娶妻，梁也决然地拒绝了。用现在的说法是年
幼的梁漱溟真的很叛逆。但每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不都会经历这样一段我行我素的岁月么。引导梁
漱溟走向第三种人生态度的是他父亲的死。他父亲因清朝覆灭，作为忠臣的他感到绝望最后投湖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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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他问儿子：这个世界还有救吗？梁漱溟答:有啊。而当几十年后美国学者艾凯问出同样问题时
，得到了相同的回答。肯定的回答里透漏着老者“郑重”的人生态度。他父亲的死给他承重的打击。
他转念开始读儒学读论语。不料翻开论语满篇的“乐”字。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梁漱溟懂得了人应
当自觉地尽力去生活。他认为一切儒家义理尽包含在“郑重”之中了。因儒家最反对仰赖外力之催逼
，并反对引诱生活向前的欲望。随后他又概括：“逐求为世俗的路，厌离为道德的路，郑重为道德的
路”。“在我十几岁时，极接近于实力主义，后转入佛家，最后方归转于儒家。厌离之情殊为深刻，
又是转过来才能尽力于生活；否则便会落入逐求，落于假的尽力。故非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
，不能尽力生活。而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高考完以后，大家纠结于选什么专业。
经历了十几年的灌输式教育后，大家唯一的盼念似乎就是——考上理想的大学。大家陷入“逐求”的
泥沼。除了达成那个既有的目标外，什么都不思考。什么都不追求。，因而当我们问自己：什么是你
感兴趣有热情的事时，都愕然了。当高考结束，硝烟散尽，我们才突然发现，以前十几年的努力 ，其
实真的轻如浮云。因为我们除了学会如何考试，其他什么都不会。一种无力空虚感包围过来，因为我
不知道什么才是有意义的追求，什么又是浮云。生命的价值在哪里？难道那些数字就能说明问题？周
遭人群庸碌无常，难道就很快乐？。。。突然就会觉得，什么都没意思。也许这就是“厌离”之感吧
。每个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总会考虑到这些问题。只是在浮躁的大环境下，把它说出来甚至诉
诸文字，是很不靠谱的做法。因为大家觉得这世界理所应当觉得有比思考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所以
只有把这些想法埋在心底，等着风干。但梁老先生却很执着的把他们一一摆上台面进行论证分析并得
出了一套颇为完整的体悟，我觉得很欣喜。欣喜那些疑惑不必风干，欣喜还有智者也遇到过诸如此类
的问题，欣喜还有一群人觉得思考一些形而上的才是正经事。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对“郑重”这第
三种态度一知半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这个世界虽然有丑恶有不合理的事物存在且不在少数，
但这个世界依旧值得我们去用心关照，我们各自的人生依旧值得去认真经历。Has man a future
?------yeah.
5、该文刊载在2010年4月29日亚洲时报大中华版块，系新书《这个世界会好吗》（英文版）书评
。Deeper unity lurks in Confucian embraceBy Francesco SisciBEIJING - Let's be fair. The issue is so real that it is
puzzling to us even now: how can one be both Christian and Confucian?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at the time
when the West was torn by cruel wars between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Jesuits - the Catholic soldiers of Christ -
fought blasphemy, and Protestants were arguing from the farthest East that a man could be both Catholic and
Confucian.They were suggesting a path of communion with the Protestants, but were also brooding on something
that was exo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and scholastic tradition, elaborating on the finest differences. The
deeper unity of man, suggested in their approach, was a leap of reason for the West that ended only temporarily in
the 18th century, when they were ordered to leave China.However, Confucianism and its talent for bringing things
togetherstill lurked in China when Westerners came back en masse in the 19th century. Then China started to
officially renounce its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embraced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distinctions: one would be either
Christian or Buddhist, either Confucian or communist, either Western or Chinese. Most Chinese
&quot;converted&quot; to the Western mindset, and yet a handful of Chinese didn't accept it.Liang Shuming, who
died in 1988, insisted that Western distinctions didn't make sense, and Guy Alitto, an American, used his Western
sensibility to bring up this issue for ears in both the East and West that had grown deaf to this old knowledge. Thirty
years after being written in Chinese, the conversations between Liang, the old man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Alitto, the young man from Southern Italy via the US, have just been published in English (Guy Alitto, Has Man a
Future? Dialogues with the Last Confucia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Press, 2010).Confucius is
confusion in Western terms, Liang explained to Alitto. Liang claims to be Confucian and communist, Buddhist
and Christian. Faith or belief is a way of life, an experience first:What, in my view, to my knowledge,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Indian culture? It is that Chinese culture knows of
human &quot;rationality&quot;. Chinese cultures believe in the human; not in God, as with Western culture or in
Allah as in Islamic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is built upon and trusts the human.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 of
Confucianism is that it relies on, and is built upon, humans, not some other being. (p 17)The human experience
brings everything together: ''Confucianism is with an 'all encompassing, empty and impartial mind' '' (p 139).This
unity breaks the distinctions we are used to dealing with in the West. It is not enough in Chinese tradition to know
things or to be ethically ''good'', but one man has to be both. This deeper unity has also crept into the commu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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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 where decades ago cadres were called on to be ''red and expert''. The sentiment is evident now since the
party organization wants officials to be virtuous (de) and capable (cai). Alitto investigates and translates - for
readers in the East and West intoxicated by the Western analytical mind - the eclecticism and the capability to eat,
digest, and transform everything in a ''Confucian confusion'' called China. This tradition is alive and strong in
China now, at a time when China is moving into the world, having eaten large chunks of Western tradition.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lies in this. Chinese culture puts importance on human relationships. It
expands on familial relationships into broader society beyond the family. For example, a teacher is called
&quot;teacher-father&quot;, a schoolmate is called a &quot;school brother&quot;. In ways like this, a person
always has the close, family-like, intimate feelings. Applying such relationships to society, it seems to bring distant
people close together, to bring outsiders inside. This is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To
put this feature into a few words, it is the opposite of the individual-centered, egocentric way. What is that, then?
The essence of the matter is mutually to value and respect the other party. (p 23)Thirty years ago, Alitto saw this
undying trend - long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China and Asia. Is Confucius ready for a big
cultural invasion of the West? Liang and Alitto, three decades ago, at the time when they were conversing for the
book, thought the West needed Confucius as much as China did, and Beijing thinks so now. And it is not simply
about the spread of soft power - it is a spiritual need of all men trying not to be separated from one another through
tiny and ultimately insignificant cultural distinctions.Distinctions also exist in China, as Liang illustrates by delving
into differences between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but in a nutshell, they are distinctions of experience, not of
abstract knowledge or of religious faith, which remain separate. This was a path already envisioned by the Jesuits
centuries ago when they tried to bring Catholicism and Confucianism together and failed because some Western
cardinals thought their own tradition was being endangered. In a way, Confucius was a vessel and Christianity the
content, they argued, as early Christianity absorbed Greek thought in its early stages, and this helped the
understanding and spread of the new religion.Now an American, Alitto raises the issue again, giving voice to the
deep and very subtle reasoning of a Chinese master coming from an ancient time. He does it with extreme
modesty, which is the true hallmark of a giant, yet he leads the conversation and makes clear what is shrouded in
mystery - the unclear connections of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Then who is the teacher in
these conversations? The Chinese would argue it is Liang, who responds to the questions of the younger Alitto, as if
Confucius was explaining the questions of his followers. Yet looking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 the Western one -
the teacher could be Alitto, as in Plato's dialogues in which Socrates leads the reasoning by asking questions to his
interlocutors.Looking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again, it is not important who is teacher as long as a greater truth
comes up.The greater truth is probably this: Confucian is the name to the &quot;confusion&quot;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is is valuable: you cannot limit yourself by excluding other ways of knowledge. This brings
tolerance and respect, yet it does not ignore the fact that differences exist and that improvements on other
traditions can be achieved - as long as they're based on respect. Knowledge and rationality is not simply cold
calculus, but it also has an ''emotional basis'' that can't be ignored. Otherwise emotions will pop up unexpectedly
from some other parts. Experience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us the experienc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gether is
fundamental. The West may need this, as also China does.Politically - and Confucius was very politically minded -
can this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soft power? It will not be easy, and it goes well beyond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in a few Confucius Institutes. Meanwhile, China will have to go further down the road of reforms and
opening up by fully digesting into its systems and “Confucianizing” some harder parts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 -
like, for instance, democracy.Francesco Sisci is the Asia Editor of La Sta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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